两位律师隔玻璃会见郭飞雄 申诉启动受阻

RFA 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8，11，05）
[bookmark: _GoBack]*11月5日莫少平、胡啸律师会见狱中要求申诉的郭飞雄*      
        2008年11月5日 上午，受郭飞雄委托的北京律师莫少平和胡啸到广东梅州监狱隔着玻璃会见了要求申诉的正服刑的维权人士郭飞雄。
         北京时间当天深夜，两位律师乘飞机返抵北京。乘车回家途中，莫少平律师就这次会见接受了我的采访。
        
        主持人：“这次几点钟会见，见了多长时间？”
        莫少平：“上午从九点半左右开始，到快十一点。”

*郭飞雄和郭案简介*        
         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曾参与广东太石村等维权活动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2006年9月被拘捕，去年11月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 涉案是被捕之前五年出版的揭露沈阳官场腐败的杂志《沈阳政坛地震》，此事几年前已经处理过，并罚没十万元人民币。郭飞雄案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郭飞雄在看守所会见律师时陈述，遭到包括电警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逼供。

*莫少平律师：关于这次会见情况*

会见手续颇费周折――
         
        莫少平律师扼要谈11月5日会见郭飞雄过程中三方面情况：
       “第一，这次会见，办手续颇费周折。狱方把郭飞雄案当特殊案子，并不按一般常规律师代理申诉案，直接和他所在监狱狱政科沟通，办理手续就会见。    
        我们这次见郭飞雄，首先要到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办手续，开始时要求两个律师必须同时到场，把手续当面递交之后，什么时间批下来还说不准。
        后来经过交涉，胡啸律师先去办理手续，等批下来后，我再飞到广州，去梅州会见。

会见方式与现行法律冲突――
         
        第二，会见方式，我们认为跟现在的有关法律规定相冲突。比如，限制会见时间，说是四十分钟，按电脑计时四十分钟，谈话电话自动断掉。虽然我们会见到四十分钟，又给延长了，重新接通继续会见，但我们觉得这些作法没有法律依据。
         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见不是面对面，是隔着玻璃通过电话谈话。玻璃上专门贴了一行字‘您和他的说话是被录音和被监听的’。郭飞雄旁边有两个警察，陪同他会见。这确实明显违背中国现行的《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他的当事人，甚至在诉讼阶段都不被监听。郭飞雄作为‘已决犯’，诉讼程序已经结束，属于在押，律师会见还监听，这肯定明显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

郭飞雄对律师谈三个问题，抗议这次会见方式，认为等于剥夺他申诉权利――
        第三，郭飞雄与我们会见，谈了三方面问题：
        
         一、他说，从去年12月14日入监后到今年3月15日，他认为受到很多虐待，包括监狱方把一个强奸犯和他关押在一起，这个人经常骚扰他，甚至曾当众殴打他。他反映这些情况，检察官没有给予处理。另外，说他的在押环境还不如看守所，公用的厕所和洗浴设备都很差。

        二、郭飞雄说，他对当天这种会见方式，表示强烈抗议，说‘我会见律师应该是在不被监听、保密的情况下，和我的律师谈如何进行申诉和申诉依据问题’。
        
         三、郭飞雄提出‘我申诉的事实依据，涉及警方涉案人员，包括沈阳警方’。按郭飞雄的原话，他认为‘他们都有串通’。所以他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变我和律师的会见方式，我这个申诉就没法进行。等于你剥夺了我的申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没必要请律师跟我会见了’。

郭飞雄告诉律师，狱方再三说他的案子是公安部特案，特事特办――
         
         郭飞雄强调监狱方一而再，再而三跟他讲‘你是公安部特办的案子，也是特事特办，你如果对我们这种作法认为有什么不服的，你可以告我们去’。
         因有两个狱警陪着他，他对其中一个狱警说‘到时候我起诉你’，希望我们记下狱警警号。
         莫少平律师印象：看郭飞雄身体状况比在看守所绝食后好的多
       
         主持人：“您看郭飞雄身体精神状况怎样？”
         莫少平：“我和胡啸律师见他，我们觉得他身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在看守所...特别是绝食之后要好的多。

*莫少平律师：我听到的两面之词*
         莫少平律师说：“作为律师，听郭飞雄讲了那些情况，和狱政科科长当时就反映了。   
         狱政科科长比较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郭飞雄在监狱的情况，对所谓他受虐待的事实作出解释，说检察官确实因这个事和郭飞雄见面了，经过调查，说不属实，所以没给予处理。
         至于监狱环境，狱方的解释是‘莫律师你也看了，我们正在盖新监狱，老监狱的设施设备比较陈旧简陋，得有一个过程’。
          狱方说，现在杨茂东可以订阅很多报刊杂志、阅读很多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安装了电视，他可以看新闻，监狱里也有文体活动，打球、唱歌，但是郭飞雄不参加这些，只是看书，拒绝参加劳动，拒绝学习监规。
         我跟郭飞雄核实，确实属实”。
         狱政科长也非常明确讲‘莫律师，你当时跟杨茂东（郭飞雄）说‘这种会见方式是违法的’。当时我就向领导打电话反映了，我们确实没有学过《律师法》，这种会见办法都是以前的办法，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我们会很快研究，也要听取上级的指示’”。
         莫少平律师说： “当时我们明确说‘我们随后会以一个书面《律师函》或《情况反映》方式给你们书面意见，包括这种会见方式、杨茂东反映的情况，你们应该认真调查核实’。他表示说‘行’。
         另外，按监狱介绍，狱中在押人被分为几个等级。（除‘严管’不得探视通信外）一种属于‘考察级’，表现属于不是很确定，或不是很好的，与亲属会见得隔着玻璃，拿着电话会见；再一种‘普管级’，会见可以面对面；还有‘宽管级’，特别宽松的那级，甚至会见次数都可以多。
          郭飞雄说，他属于‘考察级’，所以和妻子张青的会见只能通过电话，隔着玻璃。旁边还有人，随时就把会见电话掐断。”
 
*莫少平律师：《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不能被监听*
         主持人：“你们二位律师去会见，给你们的待遇等于和家属一样，您觉得...”
         莫少平：“律师的会见和亲属是不一样的，不管你把会见亲属分几个等级，律师会见不能被监听，是《律师法》明文规定的，我们和狱政科赖科长直接说了。”

         主持人：“他们有没有说，这次隔着玻璃会见是不是上级的决定？”
         莫少平：“这个他倒没讲。”

*莫少平律师：如果会见方式不改变，申诉程序就不能往下进行*
        主持人：“会见谈完之后，您觉得这次去的目的有没有达到？”
         莫少平：“作为律师代理申诉，主要是和杨茂东沟通‘你不服法院的判决，主要想怎么进行申诉，希望怎么委托律师’，这点因为我们的会见方式，杨茂东就拒绝说，他说‘我这应该是保密的，所以这种会见方式可能会泄露，对这个案子不好’。
         没有按照预定的，充分跟申诉当事人沟通，这点没达到。
        至于说到他在里面的状况、他的观点、意见...郭飞雄说，因为他怕影响孩子和家里，所以亲属探视的时候他都没有说这些。张青也说‘有时一旦说一点，人家就把电话给掐断了’。所以郭飞雄只是跟我们才能说这么多。”

        主持人：“你们这次有没有说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启动申诉程序？”
        莫少平：“没有，没有。因为监狱方答应‘再研究，向领导汇报’，我们也要给他出具‘律师函’，或者叫‘情况反映’。他们如果不改变这种会见方式，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见郭飞雄了。
         如果不改变这种与律师会见的方式，申诉程序就不能往下进行。”

*莫少平律师：《律师法》今年6月1日已经实施*
        主持人：“您多年从事律师职业，有没有在这样隔着玻璃被监听情况下会见过申诉当事人？”
         莫少平：“《律师法》出来之前，确实没有这么明确，像杨建利的申诉我也去见过他，方觉的申诉我也去监狱见过他，看监狱的情况，有的不隔着玻璃，让你直接跟他见，但确实旁边有的人也在听；有的隔着玻璃，倒不一定有人明着在那儿听；有的甚至明确告诉你‘我在录音，我在听’。
        问题是，律师法是今年6月1日实施的，非常明确规定‘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不能被监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按老方式安排会见，显然就不对了”

*莫少平律师：三次往返成本非常大，执法违法非常可悲*
        主持人：“作为执法机关这样做，对律师、对当事人造成哪些损失？对你们来说，路这么远。”
        莫少平：“这个成本非常大，等于胡啸律师为这个事情事先跟广东省司法厅办理所谓‘会见手续’，就已经去过两次了，这次我们等于是第三次去呀，才会见成，又是在监听情况下会见，我们主要想往下启动申诉的程序等于是受到干扰，有可能启动不下去了。”

        主持人：“您对于梅州监狱在《律师法》已经实施五个月的时候还是这么做，您有没有特别想讲的？”
         莫少平：“当然我感到非常遗憾，也可悲啊。当然人家（狱方）也说得非常坦率‘我们没学过《律师法》，我们的作法都是按以前作法作，是不是需要改，我们要开会研究，甚至等上级的一个指示。”

         主持人：“对于执法机关说相关法律没去读，没去学，作为法律人，您怎么想？”
         莫少平：“作为具体执法部门，居然对《律师法》，跟他们执法过程中和他们有密切关联领域的法律根本没有学习，当然感到非常遗憾、可悲，悲哀。”

*张青：期待久、挫折多、成本大的会见，因违法隔着玻璃没说核心问题*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从律师那里得知会见情况后说：“杨茂东（郭飞雄）从今年春节以后，也就是从去到梅州监狱以后，在被他们虐待、殴打、威胁的情况下，郭飞雄当时就要启动申诉程序，同时也想起诉梅州监狱和殴打他的人。他写了那么多信出来，都不能送到律师手上。
         直到今年五、六月份信才送到。接下来又是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给他非常严苛的条件‘不能保证律师来了会见能批准下来’。在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拒绝办手续的情况下，两个律师来了都没有用。
        （当局）在奥运前肯定不想让他启动这个，所以很难办到。
          等到今年十月，好不容易律师已经来了一趟，白跑了，回去，这次重新办手续。这么一次会见，就杨茂东、就我作为家人，包括律师，都是花了很多心血。
          莫律师说，来这边见面，比到广州看守所见面成本大多了。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最重要是时间的成本。胡啸律师上星期基本一个星期时间放在这里。这次从星期天来，到星期三深夜才能回去，太耗时间了，成本非常大。
         期待这么长时间，受了这么多挫折的一次会见，居然还是一个隔着玻璃的、违背《律师法》、等于剥夺他们正常交谈权利的一种会面。        
         杨茂东（郭飞雄）肯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莫律师讲，要单独跟他讲，但是单独谈话的机会被他们非法取消掉了，没说到什么核心的问题。”

*张青：关于郭飞雄“拒绝参加劳动”的说明*
          张青补充说明：“说到杨茂东拒绝参加监狱给他安排的劳动，他提出要从事其它种劳动，但是监狱给他安排到缝纫车间去做衣服，因为做衣服这种手工活要求视力非常好，这个他都作不到，因为他视力不好，手工做不来，所以要求做其它工作。其它工作监狱不答应，”

*张青：警方有意“摆乌龙”，让律师白跑，交通费对我真是很大压力*
          回顾为这次期待中的郭飞雄与律师的重要会见付出的代价，张青说：“警方有意这么 ‘摆乌龙’，上次律师来了白跑，这次应该说杨茂东也没说到什么核心问题……交通费……律师是帮我们免费打官司，但是交通费我要自付的，是很大的数量。现在正好是‘广交会’期间，飞机票一分钱的‘折’都不能打。还要去梅州，更远。交通费对我来讲真是很大的压力。”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